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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忘却的怀念!

———回忆晚年的叶企孙

戴! 念! 祖&

!! #$$" ’ $( ’ $) 收到

&! 本文作者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，物理学史

和化学史研究室主任*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

! ! 叶企孙（%)()—%(++）是中国物理学界卓越的

先辈学者之一，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

学教授* 除了在测定普朗克常数和高压磁学方面贡

献优异之外，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培养了中国几代物

理学家* 出入其门的优秀物理人才之多不下于国际

上任何一个“物理中心”或“学派”* 本文是作者经历

的叶企孙晚年情景之点滴*
叶企孙是 %(,- 年成立的全国自然科学史委员

会副主任委员* 在他的积极倡导与建议下，于 %(,+
年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* 该研究室成立时

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* %(+) 年哲学社会

科学部改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

究室转入中国科学院，并改名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*
从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到文化革命运动初，叶企

孙基本上每周到该室两次，指导该室天文学史和物

理学史的研究* 无论老幼，研究室里都称叶企孙为叶

老* 我是 %(.- 年 ) 月到这个研究室并从事中国物理

学史研究的* 当时物理学史和化学史研究人员共 +
人，合成一个研究组，简称“物化史组”* 从当年 ) 月

底到 %$ 月初下乡”四清”，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多月，

但叶老给我留下了难于磨灭的记忆* 在那场革文化

之命的十年浩劫的后期，我又偷偷来到叶老住所，叶

老教我物理学史、教我翻译，这一切又成了我终生难

忘的回忆*

%! “《考工记》里记述了弹性定律”

%(.- 年 ( 月的一天，我第一次见到叶老，那天

近中午时分，组里一老同志告知：“ 听说叶老下午

来* ”叶老的名声早有所闻，而即将见到业务指导老

师，兴奋与畏惧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* 这天中午，稍

稍休息一会，我就到办公室，擦桌椅，打开水，准备好

叶老的座椅和茶杯* 为了让自己尽快对科学史有个

概念，我正在阅读贝尔纳《 历史上的科学》一书* 下

午二时至三时之间，叶老来了* 他中等个，略有驼背，

手里夹着两本书* 我们的研究室是清代王爷府的一

个四合院* 有南院、北院和中间房* 叶老来到研究室，

总是先到中间房的行政领导办公室，三五分钟后，沿

东廊步入北院，到数学史研究组探望钱宝琮先生* 钱

宝琮（%)(#—%(+-）是中国数学教育界前辈，早年留

学英国伯明翰大学，%(%# 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和

浙江大学的数学系教授，在南开大学曾教授吴大猷

的微积分数学课* %("$ 年代初，开始研究中国数学

史* 虽然钱比叶年长 . 岁，但钱于 %(,. 年从浙大调

入北京，进入这个研究室，叶老从中极力推举* 叶、钱

二位，彼此敬慕，同好科学史* 叶老每次来室里，必要

去看望钱老* 然后，叶老才到北院天文学史组，指导

该组研究业务或讲课*
此后，叶老从北院经西廊又回到南院，来到物化

史组* 他询问我们新来的几个人姓名，要我们各自写

下自己的名字* 又问我们看什么书* 当叶老来到我书

桌前，见我桌上摆着两本书；一本是贝尔纳的《 历史

上的科学》；一本是清代戴震的《考工记图》* 他就给

我们讲起了《考工记》* 他以略带口吃的声音说：

“《考工记》这本书要仔细去读* 里面讲到弹性

定律* 当它涉及弓箭制造时，记下了拉力与弓变形的

关系* ”

叶老边说边用手去做一个拉弓箭的姿势*
我给叶老汇报我读《 历史上的科学》一书的动

机，《考工记》当时还难读懂，因为许多字不认识* 叶

老又说，“不认识的字，要查《康熙字典》或东汉许慎

的《说文解字》* 慢慢地阅读多了，就容易读了* ”又

问我：“以前读过古书吗？”

“幼年时上过二年私塾，背了《中庸》、《三字经》

和《国语》一些篇章，但都忘了* ”我回答*
“那很好，你以后会想起来的* ”他转脸又对全

组说，“我们的脑子，脑神经有储藏和取出的功能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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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过的事，很久很久以后，又突然会在脑中出现!
这个生理问题很有意思!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! ”

此时，我感到叶老非常亲近，就像自己的长辈一

样! 这第一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! 直到

"# 世纪 $# 年代后期、%# 年代，每当我拿起《 考工

记》时，总想着叶老曾经讲过的其中有弹性定律一

说! 这个说法记在《考工记》什么地方？《考工记》如

何表述这一定律？直到 &’%$ 年，长沙国防科技大学

老亮先生在《力学与实践》上发表《我国古代早就有

了关于力和变形成正比关系的记载》一文时，我才

恍然大悟! 原来，我读的是戴震《考工记图》本，而不

是《十三经》注疏《周礼》本! 有关中国古代弹性定律

之说是记述在《 周礼·考工记》内细小而又密密麻

麻的历代注疏文字中! 后来，老亮又编著《 中国古代

材料力学史》（&’’&，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）一书，该

书将中国人发现的弹性定律作为重点之一叙述! 我

作为曾经聆听过叶老讲话的人，却未曾写出这样的

文章，我感到内疚! 同时又为老亮的研究成果感到由

衷高兴! 在叶老有关讲话之后近 & ( ) 世纪，老亮先生

完成了叶老遗愿! 老亮的著作后来获得国防科技界

的研究成果奖励!

"* “下乡带本小词典”

&’+) 年国庆节前，研究室全体人员奉命在国庆

节后下乡“四清”!
上午听动员报告! 关于“ 四清”的形势、阶级矛

盾等领导讲话，我都忘记了，只记得以下一些内容：

知识分子下乡改造思想，与贫下中农结合，拿到贫下

中农发给的合格证书，才能回北京! 如果下乡看书、

做学问，谈恋爱等，贫下中农不能接受你，将后果自

负! 这个“ 后果”自然是指处分、失掉工作、丢掉饭

碗，甚而送去劳动改造等不堪设想的境地!
下午三时左右，叶老照例从北京大学来到城内、

来到我们的研究室! 我们七嘴八舌地与叶老汇报，要

去下乡“四清”，要改造自己等等! 但这一次，叶老只

是默默地听我们讲，没有多说话，更没有和我们讨论

科学史的问题! 临走前，他将我们几个新来的年轻

人，叫到一间空余办公室，心事重重地给我们说了几

句话，但口吃之语气却比平常严重得多：

“下、下乡，四⋯四清，你们听、听领导的! 业务、

暂、暂时搁⋯搁下，以后，回、回来，我⋯我给你们补、

补! 但是，你、你们不、不妨带上一⋯本小、小词典，外

⋯外语，不、不要丢、丢了，有空、空时，拣、拣几⋯几

个单词! 啊！”

说完这些话，叶老回北大了! 这一别，九年之后

才相见于叶老住宅!
我们听了叶老的临行嘱咐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

味! 惟叶老为我们研究业务着想! 他当时可能也感到

一场风暴来临前的异常，或者为这些年轻人成才、为

学科建设而忧虑!
我确实照叶老吩咐，下乡前在自己衣箱角落里

塞上一本小词典! 但是，“四清”一年，又“劳动实习”

一年，到 &’++ 年 , 月回京时，这本词典从未动过! 不

是不听叶老的话，是时事逼人太紧，实在不敢拿出书

来呀！

-* 斗室译书犹有乐

&’++ 年 , 月初回北京，接着又到门头沟四清!
直到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广播声震惊全国，

我们才连夜从农村撤回! 第二天，哲学社会科学部党

组动员“文化革命”! 在部党组书记上台报告不到三

分钟，一批“ 革命派”人物就上台抢麦克风，批起部

党委来了! 那时我年轻气盛，觉得这些人太无法无

天! 我竞然也上台与“ 革命派”抢麦克风，大喊让党

组书记把话讲完! 结果，连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从此

成了“保皇派”! 待到这场风暴稍有间歇，我再见到

叶老时，已是 &’$- 年夏天!
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：“叶老出狱了”!“我们

应当去看看叶老”，我与陈美东商量说! 于是，我们

俩骑着自行车，到了北京大学物理楼前，在楼门口石

阶上坐了好久，见到有人往物理楼走来，我们就向他

打听叶老住处! 终于有人轻声告诉我们，叶老住在马

路对面，即中关园 & 公寓某室! 我们喜出望外地奔那

儿去!
当我们走到叶老住所，门是虚掩着的! 叶老面对

房门坐在一张破旧藤椅上，对于我们的来访颇感几

分惊讶! 经过一番自我介绍之后，叶老才想起我们这

些年轻人! 他让工友老周为我们沏茶，他自己慢慢地

从藤椅上吃劲地站起，挪动着双腿，走到书桌前，缓

缓地坐下去之后，才又与我们交谈起来!
叶老问我们怎么来的，问起研究室的情况，又问

到天文史与物理学史的研究人员! 虽然他记不起一

些人名字，但还能说出他们的容貌或地方口音! 我们

很惊讶他的记忆力! 至于他自己的身体，他淡淡地告

诉我们因长期坐缘故，腿肿，小便不畅! 说这是老年

病，但是养一养会好起来的! 让我们告诉室里同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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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牵挂他&
时及下午五时，我们告辞叶老&“ 呵，呵，你们

还、还要回、回城，下、下次再来吧& ”叶老说& 我看到

叶老的眼神，一种说不出的眼神，是企盼我们再来说

话？工友老周送我们出门& 到楼梯口，老周说：“ 今

天叶先生很高兴你们来& 有时间你们就再来吧& ”

从此以后，我就经常来看望叶老& 只要哲学社会

学部或我的研究室没有批判会、学习 ’ 会，军工宣队

放松些，我就会偷偷地离开研究室而去西郊& 不久，

我和叶老似乎都成了习惯& 叶老要我每周去二次& 倘

若哪天下午没去成，据老周说，叶老会心神不安，常

看着坐钟，唸叨着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来&
有一天，我告诉叶老，在东安市场旧书店我买到

一本俄文《物理学史》& 于是，叶老就讲起，他曾经常

去这个旧书店买书；还教我如何在那杂乱的书堆中

发现自己所要的书& 又说，他不知道苏联人写电磁史

的内容；有个彼得堡科学院院士，做雷电实验被电

死，他们的书对此一定会写得很详细& 叶老要我在两

周之内将这本书中电磁部分译出给他看& 我是个急

性子，老师或领导交待的事，必要在计划之前完成才

会心安& 于是，我在一周内就交出译稿& 后来，叶老在

这译稿上作了许多批注，尤其将那些俄文拼写的人

名一一标成英文，个别生卒年错误，他也一一改正&
从此，我们进入译书阶段，叶老要教我学英文&

很可惜的是，这份有叶老批改的译稿在流淌的

岁月中流失了& 叶老看了我的译稿后，就要教我从译

书中学习英文& 我告诉叶老，我没学过英文& 在五七

干校期间，我曾偷偷地带上林汉达的自学《 英语》，

学习了二册（全书三册）& 那是躲在蚊帐里用俄文方

法去拼读和死记的& 叶老安慰我说：“ 不要紧，只要

能看文献就行了& ”

实际上，此时叶老家中的书已经很少了，但他还

是保存了 ()**+ ,& -./0 的《天文学背景》一书& 叶老

说普通话有点口吃，但他念英语却非常流利& 我们翻

译得很慢，大约二个小时最多译一小段而已& 这有一

些原因，一是我的英语极差，叶老念出来我听不懂，

而我的俄文腔式英语叶老听不懂；二是叶老和我的

普通话都有地方音，双方往往误听对方的一些词句&
经过师徒的这样的念与笔译之后，叶老也感到很吃

劲& 于是决定一句英文叶老教我念一遍，然后叶老自

己琢磨着写成中文& 我再带着原书回家，对照叶老的

翻译，再整理成文& 我们大概翻译了这本书的一章&
除译书之外，叶老给我介绍了几本较好的英文

物理学史著作& 一是 ,123*. 的《物理学史》，一是 415

图 %! %67" 年 %$ 月，叶老讲科学史记录之一页

图 #! %67" 年至 %678 年间，叶老教译《 天文学背景》之

一页

9& :1;) 的《物理学史》& 前者详尽，后者极简要& 在

他指引下，这两本书我都在学英语中将它们译成了

中文& 文化革命结束后，请范岱年先生校对了这两部

译稿，并先后出版了&
在翻译之余，叶老也常给我们讲一些科学史上

的事件& 当他讲完一件科学史事实之后，总要去书架

前拿书，要我查验他的话是否对& 当我看着这慈祥和

蔼的老人艰难地从破旧藤椅上站起，看着他肿胀的

双腿挪动的痛苦情景，我要求叶老让我来拿书& 他以

略带口吃的上海音回答：

“你、你 坐 着，不 要 着 ⋯ 着 急，我 要 活 ⋯ 活 动

的& ”

大概是 %678 年春天，有一天，他要我提前离开

他的家，让我去清华看看钱伟长先生& 他说：“ 钱伟

长先生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你去看看& ”叶老培养了很

多学生，他们后来又都是知名学者& 叶老在给我讲到

他们的名字时，总是很尊敬地称他们为先生& 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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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!" 《天文学背景》的译文整理之一页

次，他很 高 兴 地 说：“ 前 二 天，王 竹 溪 先 生 来 看 我

了# ”照叶老吩咐，我去看望钱伟长先生时，钱先生

不在家，钱师母听我说明来意后，似有些惊咤# 我也

就告辞回城了#
最少有二次，叶老说：“等春暖了，我们去颐和园#

我已经多年没去了# ”我不无担心地想，叶老的腿能行

吗？他大概看出我的担忧，说：“不要紧的# 我去找周

培源先生，他有车子的# 借他的车子用一用# ”

直到今天，我还在想叶老的这些话# 或许他真的

想去公园走走、坐坐，他多么盼望春天呀！或许他是

一种习惯，他总是约一些学生在公园走走、聊聊#
$%&’ 年和 $%&( 年春节，我都是在年初二下午

出城给叶老拜年的# 印象最深的是 $%&( 年春节，我

携妻子、四岁的女儿一起去给叶老拜年# 在东安市场

果品部我给叶老买了一包上海出产的“切片糕”，这

是一种米制薄切片糕点，不太甜# 在南方也有称为

“寿糕”的# 我想到叶老是上海人，会喜欢的# 我所以

买它，作为贺年礼送叶老，是因为在包装上，它上面

印的“毛主席语录”是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，而不是

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或“斗私批修”

一类令人伤心可怕的词句# 果真，叶老说他小时候很

喜欢吃这种东西# 想不到，叶老也为我特地准备了

“大前门”香烟，还买了巧克力糖，装满一个方桶形

的饼干盒# 现在的读者也许不知道那个年月的副食

状况# 我平常只能抽 ) 分钱一包的简装“战斗”牌香

烟，“大前门”是要用烟票或者高价才能买到的，尤

其在春节前后# 对我而言，抽上“大前门”，真是知我

者叶老！叶老对我女儿说，你自己手伸进桶里去拿

巧克力，能拿多少都是你的# 我的女儿第一次见到这

么多巧克力，惊喜地将手伸进桶中，抓出了三块# 女

儿望着我们笑# 我夫妇要女儿谢叶爷爷# 于是，她两

手爬在叶老膝盖上，叫声“爷爷”# 这时，我们和老周

都看到叶老脸上浮现出了笑容，甜甜的笑容# 那可能

是近十年没有过的发自内心的笑# 至今，我后悔当初

没有照相机，将这一老一小的瞬间笑容拍摄下来#
然而，这样的轻松时刻并不多# $%&( 年夏天，在

那场所谓“批林批孔”的政治运动中，因为我散布了

所谓“反革命谣言”而被军、工宣队监控# 追查谣言

的“源头”来势甚猛# 我怕又牵连到叶老，再也不敢

去叶老家了# 没料到，我就这样和叶老永别了#

’" 海瑞，你怎么了？

海瑞（$($’—$()&）是明朝宦官，历经明世宗、

穆宗和神宗三朝# 为人刚直不阿，自号刚峰# 在世宗

朝，官至户部主事# 因建言世宗迷信道教、不理朝政

而被入狱# 穆宗登基，大赦天下，方得释放并重被朝

廷启用，官应天府等十府巡抚# 十府之官宦畏其威

者，自动挂印免职；闻其至者之豪富，速将朱门改成

黑色；中人监织造者，也减其车轿出行# 他锐意改革，

力摧豪强，抚贫弱# 其后受丞相张居正排斥，闲居 $*
年# 神宗朝又再起，官至南京右佥都御史，力主严惩

贪污，平反冤狱# 其卒后，民间多有传说，赞其美德，

甚而据其判案等事例编成戏文传颂# 这是历史上的

海瑞# 历史学家吴晗所撰写《 海瑞罢官》，正是据此

而撰写的历史剧本#
文化革命开始后，阴谋家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撰

文批判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# 在他们笔下“海瑞”就是

彭德怀元帅；“ 海瑞罢官”就是 $%(% 年庐山会议免

去国防部长彭德怀；海瑞的刚直不阿及其抚贫弱、惩

贪污之举便是彭德怀反对毛主席、为民请命的罪行，

等等# 倾刻间，吴晗被打倒，北京市委被砸烂# 在人们

的思潮中，真假难分，是非难辨#
听到中央的广播、北大的广播，叶老胡涂了# 平时

喜欢文史的叶老也不能辨别史实真伪#“海瑞，你怎么

了”？这个问题大概一直藏在叶老心中# 待其坐牢服

刑之后，又待到 $%&’ 年初，中华书局终于出版了标点

本二十四史中《明史》# 叶老立即让其侄叶铭汉先生购

买（当时叶老所读的书都是由叶铭汉从图书馆借出或

在市场上购买的），一字一句地读起了《明史·海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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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》，以及该书的《世宗本纪》、《穆宗本纪》和《神宗本

纪》& 他想在此了解海瑞，认识海瑞，欲以解开他心中

多年的“海瑞”之迷& 叶老在《明史》中找到了什么答

案，我们不得而知& 事实上，历史上的海瑞可以在《明

史》中寻觅其真实面貌，而姚文元笔下的“海瑞”是阴

谋家们杜撰的乱世阴魂罢了&
有一段时间，我见到叶老坐椅旁总是放着《 明

史》& 有一天，他对我讲起了儒家礼仪& 大致是：从前

上学，学生们都要跪拜孔子，甚至到孔庙举行跪拜大

礼& 明代，有人认为不应当如此& 学堂、学校或者教室

是老师教学生的课堂，在这里见老师，不应该跪拜，

而是作个长揖就可以了& 当时我不解叶老之意，也以

为这是新鲜事& 因为，在我记忆中，诸如跪拜孔子像，

老师站在像旁，在我年幼入私塾的第一天，正是如此

举行入学礼的&
叶老逝世后，《明史》和其他一些书送给自然科

学史研究室珍藏& 于是，我曾借出《明史》，凡叶老留

下笔迹之处，我也读了一遍& 原来，叶老当年讲的礼

仪之事，正是在《明史·海瑞传》中& 它写到：

“御史诣学宫，属史咸伏谒，瑞独长揖，曰：’台谒

当以属礼& 此堂，师长教士地，不当屈’& ”

在这文句旁，除了标点之外，叶老还画了三个

圈& 我还影印了叶老注最多的几页& %()$ 年代初，复

印机尚在初始阶段，影印质量极差& 当时只是想，以

后有机会，再借阅此书& 近月，为写此文，我想再借阅

叶老读过的《 明史》& 令人痛心的是，它们早已被自

然科学史研究所当废品出卖了& 正当我颇感费解之

时，在图书馆的另一借书者告知：“ 不足为怪& 国家

图书馆还将巴金签名赠书当废品出卖呢！”又一位

插嘴说：“书算什么，国家一级文物的命运不也是被

出卖吗？”呜呼，但愿此举仅是无知而已；哀哉，我当

初影印的几页仅成为叶老晚年罕见笔迹& 我清楚地

记得，叶老当年一手拿书、一手握着大约只有 * 厘米

长的铅笔头在阅读和批注这些历史典籍的&
叶企孙读《明史》并批注之三页（影印件）

《明史·海瑞传》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海瑞卒

时之境况：

“瑞无子& 卒时，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，葛帏敝

籯（+,-.），有寒士所不堪者& 因泣下，醵（ /0）金为敛&
小民罢市& 丧出江上，白衣冠送者夹岸，酹（ 12,）而哭

者百里不绝& ”

据悉，叶老卒时，其“ 葛帏敝籯”，亦令其弟子们

所不堪& 然而，他的精神，当百世不绝&

图 3! 叶企孙读《明史》并批注之三页（影印件）

*! 有口难辩的伽利略

叶老于 %(*) 年曾经写过纪念托里拆利的论文&
有一次，我们谈起了真空与大气压发现的相关历史&
由此，又引发出关于伽利略及其有关发现的话题& 在

谈话中，我脱口而问：

“伽利略受审判的原因可能还是个谜？”

面对着这位与伽利略身受相同痛苦的老人，我

即刻感到自己说话太唐突了& 然而，叶老是以学术态

度对待我的提问& 据我现在的回忆，叶老讲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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伽利略受审判主要是因为宣传了哥白尼学说!
有一个主教，也是他的庇护人之一（即主教贝拉明）

曾在这之 前 召 见 他，并 警 告 他 不 要 宣 传 这 个“ 邪

说”，但可以作为纯数学假设去讨论! 这是一次友情

谈话，不会形成任何文件! 可是，当伽利略受审时，伽

利略说明自己受到特许，可以讨论哥白尼学说! 而当

时的法庭却拿出那次谈话记录作证明，记录中不仅

没有这种特许，而且还有文字：“ 若有违犯，将受宗

教法庭惩罚! ”伽利略当时被宗教法庭羞辱为说假

话! 这样，他就不如自已承认“ 宣传哥白尼学说有

罪”! "## 年以后，历史学家发现，那份“记录”是伪造

的! 伽利略有口难辩!
叶老颇为口吃地讲述着伽利略的历史，而我的

脑海里却不时地在问自己，面前这位老人是否也在

伪造的证据前受尽羞辱？他的遭遇不正是伽利的覆

辙吗？多少年以后，我在阅读爱因斯坦纪念开普勒

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在像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定的时代，

难以在人性中和在人类事务的进程中找到乐趣，在

这个时候想起像开普勒那样高尚而淳朴的人物，就

特别感到欣慰! ”

叶老在讲述伽利略被无端羞辱和审判时，是否

也是这种心情？

这次谈话之后，促使我将伽利略的忏悔书和宗

教裁判所的判决书翻译出来! 由于我的宗教知识太

浅薄，粗译后又请俄文翻译家戈宝权、知名的宗教学

者赵复三等从俄文、英文两方面作校对! 但是我始终

未将译稿送给叶老看，惟恐会刺激叶老而影响其健

康! 直到 $%&’ 年，这译稿才刊发于《物理学史》杂志

上!
在 $%(’ 年初的交谈中，叶老还曾说过，要给我

讲乐律学! 但是后来没兑现! 他让我去请教杨荫浏先

生!
$%(’ 年底，我对历史上北极光记载感兴趣! 但对

于古代混乱的北极光名称难于把握! 有一次，我问叶

老：古籍记载，夜半“天开眼”于西北，可否判定为北极

光？叶老回答：“上海人有‘天开眼’一说! 我父亲在

我小时候告诉我，他年轻时曾亲眼见‘天开眼’的北极

光的光象! ”后来，我在科学院图书馆真找到了类似

眼睛形象的北极光当代摄影，它是光冕型，或光弧、光

带型极光! 叶老告诉我，这个研究工作有意义!

在叶老鼓舞下，$%() 年 $# 月《 科学通报》发表了拙

文：《我国历史上的极光记载及其科学价》! 文化革

命结束后，这篇文章曾被学术界誉为十年动乱期间

第一篇不带政治口号、不穿靴戴帽的科学论文! 三个

月后，*+, -./+01/212 对此文作出了专题评论，肯定拙

文从北极光的历史记载中作出的地磁轴历史漂移的

结论与考古地磁结论一致!

34 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之有无问题

中国古代有否物理学史？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

个问题! 提问者往往涉及叶老：“ 叶老生前说过，中

国古代没有物理学史! ”于是，$%&# 年代编纂中国大

百科全书时，就拟订“ 中国古代物理学知识”词条，

而不是“中国古代物理学史”词条! 对于这些提问，

我如实回答：叶老生前从未和我谈过此类问题!
据说，"# 世纪 3# 年代初，有人曾给叶老呈送一

份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写作提纲! 它是写在一张似烟

盒纸大小的纸上! 叶老对此人很不以为然! 前几年，

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清理出的大堆资料“废品”中，

我偶尔拾到一份于 $%3’ 年 3 月 ") 日油印的《 科学

史研究动态》! 其中，为首一篇就是“叶企孙关于《中

国物理学史若干问题》的报告”! 叶老于当年 ) 月 $&
日和 3 月 $ 日曾在北京石油学院为北京市物理学会

作了两次有关报告! 他在报告中，既讲了研究科学史

的方法，也阐述了当时已成定论的一些中国古代物

理学知识，如度量衡、《 墨经》光学、罗盘和磁偏角

等! 从这个报告题目及其有关内容的报道来看，至少

叶老此时未曾断论“无”，而是要后人去认真发掘研

究! 叶老在学术上的谨慎之举，也可以此为例!

图 54 叶企孙关于中国物理学史报告的通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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